
小时候在南方住过一段
时间，记得饭桌上经常吃一种
咸菜，小黄瓜咸菜。真的是色
如其名，黄色的，而不是绿色
的小黄瓜。

黄瓜小小的，有弯有直，
有点半透明的琥珀色，我都不
知道爸妈从哪儿买的，应该是
从商店或菜市场吧，那时又没
有超市。小黄瓜咸菜的味道很
好，咸甜味的，有点偏甜，咬下
去嘎嘣脆，嚼起来咯吱咯吱
的，配馒头吃很好，配白米粥
也好，各有各的滋味。

回到北方老家，也有一种
好吃的咸菜，疙瘩皮咸菜，在

小县城的副食品店、百货小店
里都能买到。一片一片的，薄
厚适中，深褐色，上面覆盖着
一层盐粒，表面也不光滑，有
很多皱褶，像苍老的皮肤。买
回家后，就这么直接吃，嫌咸
的话，那就把盐粒搓下来，或
用热水涮一下。嚼起来的时
候，不像小黄瓜咸菜那样脆，
是要咬住扯的，但是味道香。
疙瘩皮咸菜那些年很常见，是
家家户户饭桌上的必备，没有
一丝甜味，很有北方特色。可
是不知从哪年起，就难觅其踪
了。后来偶然也买到过一回，
样子虽还是那老样子，味道却

不是原来的味道了，只有咸而
无香。

至于小黄瓜咸菜，北方老
家也是绝对见不到影子。也有
黄瓜咸菜，但味道多是咸辣，
颜色也不黄，更该叫小绿瓜咸
菜。不知道南方那座城，现在
还有小黄瓜咸菜卖吗？有的
话，是老味道呢，还是像这疙
瘩皮咸菜一样，也失了本来的
滋味，只有原来的形状而已。

这两种我曾吃过的很好
吃的咸菜，都很有地方特色，
充分印证了那句话，南甜北
咸，个性鲜明，不像现在的咸
菜，多有辣味。不过，我还是不

知道它们的具体做法，甚至连
疙瘩皮咸菜的原料到底是什
么也没搞清楚，问老爹老妈，
他们说疙瘩皮咸菜就是用疙
瘩头做的，至于疙瘩头学名叫
什么，公说婆说的，弄得我越
听越迷糊。百度了下，觉得它
应该是芥菜头，但也不敢确
定。这两样咸菜，我是只管吃，
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一概
不知，那些年里也从没想过去
问，就像以前学习，从来只是
全盘接受。哎，英雄不问出处，
它们就是咸菜里的英雄，恐怕
也是早已退出江湖多年的老
英雄。

梅园的幸福

齐长城断想

【休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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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蕾

我乡间的梅园建成以后，
那里就是我梦想中的乐园了。

院落就是乡间最寻常、最
普通的门垛。里面是弯弯的月
牙门，最普通的五间房子。院
子里的土地，被我修整成了几
畦菜园，又栽了十几棵树。每
一个角落，每一棵树，每一株
花，即使是偶尔光临的小鸟，
在我的眼里都是风景，都是自
得其乐的闲情逸致，都透露着
平凡的幸福。

而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
梅园里寻常的风景，还是相邻
一户户人家背后的故事。那些
故事，像一坛坛的陈年老酒，
我刚刚闻到，就立刻陶醉了。

梅园的东邻是我小学的
老师景春。他已经60多岁，爱
好音乐和摄影。他本来开有一
个照相馆，因为年龄大了就停

了，现在每天带着自己的唢呐
和二胡，与村子里另外几个同
样爱好音乐的人走街串巷。附
近几个村子里只要有红白喜
事，都会请他们去。如果没有
人家请，他就在自己家里演
奏，二胡、唢呐、笙、笛子，样样
都拿手。听到从他的院子里传
来乐器的声音，我就忍不住走
出家门，到他的院子里去听。
这时，他的院子里往往聚集了
不少听众。看到有人来听，他
往往会更加起劲地演奏，不时
赢得大家的掌声。这个普通的
小院，装着多么饱满的幸福，
这个普通的乡村音乐家，向人
们传递着多么浓郁的幸福。

梅园的北邻是我的叔叔。
叔叔尽管已经73岁，但是身体
硬朗、笔力仍健，是村子里公
认毛笔字水平最高的。叔叔家

的大门上常年贴着叔叔自己
写的对联，那是自成一体、沉
稳端庄的正楷字，透露着叔叔
质朴宽厚的胸怀。每一次去叔
叔家，几乎都会看到叔叔在为
村子里的人写字。村里有人家
儿女办婚事，从写红书到写喜
联，都是叔叔。不少人家盖了
新房子，也请叔叔写大幅的中
堂福字或者寿字。我们的村子
很大，这样的活儿几乎每天都
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无偿劳
动，甚至叔叔还要自己花钱买
红纸。但叔叔依然乐此不疲，
自己的书法被人欣赏，大家喜
欢，在叔叔看来是莫大的幸福
和快乐。

梅园的南邻是我堂兄的
家，堂嫂喜欢花草，她家的院
子很大，那简直就是一个大花
园。她种植了很多其他人家没

有的树种，冬枣、山楂、柿子也
就罢了，她还种了一院子的蜀
葵和东洋菊。春暖花开的时
候，我往往被飘来的花香吸引
着走进她的家门。她的院子
里，似乎总是繁花似锦，蜜蜂
飞舞，彩蝶翩翩，花香袭人。特
别是瓜果成熟的时候，红的，
绿的，黄的，沁人心脾。更加让
人惊奇的，是她居然在院子里
修了一条小溪。溪水来自地下
井，在菜畦中间和果树中间环
绕，水流潺潺，几分清冽，也几
分盎然。

在村子里的很多人家串
门，在梅园门口的街边看过往
的一个个人，我的眼前自然飘
过平凡、简单、单纯这些词汇，
当然也飘过诗意、自在和幸
福。我总在想，这就是我梦想
的生活吧。

周日上午，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里，
照在她的身上，暖暖的。她睁开眼睛，从
沙发上直起身，摇摇头，暗笑自己平时还
不服老，现在好，看着报纸都能睡着。

“小伍，小伍。”她喊了两声，没人
应。“这孩子出去也不说一声。”她嘴里
嘟囔着，心里却在想：出去好，出去总比
呆在家里有希望。

小伍是她的小儿子，40多岁了，离婚
以后仿佛变了个人，除了上班，总是宅在
家里，她心里急呀。前段时间小伍总算答
应去相亲了，见面后双方都感觉第一印
象还不错，人家姑娘说先处处看吧。

“不过……”小伍欲言又止。“不过
什么？”她忙问，小伍不搭腔。她也没再
追问，只是嘱咐儿子多接触多了解，好
好相处。

她抬头看了一下挂钟，十点一刻
了。“我也出去转转。”说完便换好外套，
走出家门。

远远看见小区空地上围了好多人。
她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些老年人在照
相。只见照相机用架子支撑着，旁边一
张长桌子上摆着打印机和压膜机，一块
广告牌上面写着：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
照一张。小区里不少老人都照过了，手
里拿着照片互相欣赏着、议论着，等着
照相的老人边排队边挑选照片背景。

“我也照一张。”她想着便走到了队尾。
她选了一个有花有路有房的背景

图，站到镜头前。照片打印出来，她看后
很满意。照片中，她穿一件深灰色的西
服领外套，系着浅咖色丝巾，双手插在
衣兜里，笑盈盈地站在开满红花的小路
上，她的身后是一幢小楼。阳光、鲜花、
笑脸勾出的画面很好看。

回了家，小伍已先她进门。她问儿
子是不是和姑娘约会了，小伍“嗯”了一
声，她又问怎么没一起去吃饭，小伍面
无表情说一句“以后再说”。

她把照片交给小伍，说：“把这个放
到我屋里，我去洗菜。”小伍接过照片眼
前一亮，瞪大眼睛仔细看了看，大声说：

“您那么久没照相了，今天怎么会去照
相？”她便把刚才的事讲了一遍。小伍自
言自语道：“吓我一跳，我记得没讲什么
嘛，这太巧了。”转身回自己房间了。

她有点莫名其妙，跟过去，见小伍正
用手机翻拍那张照片，问到：“你拍它干
吗？我照得不难看吧？”“挺好的，我拍下
来存到手机里。妈，我先打个电话，一会
帮您做饭。”小伍边说边把她推进厨房。

整个下午，小伍不时地看手机一副
心不在焉的样子。晚饭前，小伍接了个
电话，对她说出去办点事就匆匆走了。
她叹口气：又是自己吃饭了。自从老伴
去世，家里就只有她和小伍了，别的孩
子各自有家且在外地，小伍便成了她每
天的牵挂。

终于听到悄悄地开门声，她知道是
儿子回来了。小伍踮着脚走进来，却看
见她正靠在床上望着自己。问道：“妈，
这么晚了还不睡？”她说：“你不回来，我
睡不着。怎么这么晚啊？”

小伍坐到她床边，告诉她，晚上去
约会了，姑娘明确表示愿意做他的女朋
友，还说过几天到家里来看看。他们一
起吃了饭，还看了电影。

听到这些，她有点兴奋，虽说没到
结婚那一步，但人家终于有明确态度
了。小伍拉过母亲的手说：“您知道人家
怎么同意的吗？您肯定猜不到，都是因
为今天那张照片。”

“照片？快说说是咋回事？”她很好
奇。

原来，姑娘和小伍第二次见面时，
就提出要看看她的近照。小伍有点为
难：母亲都80多岁了，这些年忙着照顾
父亲，哪去照过相啊，现在突然提出要
给母亲照相，老人家会怎么想，他更不
敢告诉母亲是人家姑娘要看呀。所以，
这边拿不出近照，那边也迟迟不表态。
今天小伍把翻拍的照片发给她，姑娘约
他面谈，他讲了这张照片的由来。

姑娘也爽快，告诉小伍为什么非要
看他母亲的近照。她说自己开始有些担
心：能和年龄可以当奶奶的婆婆和平相
处吗？后来看到这照片，老太太白发满头
不凌乱说明她干净利落；穿着妥当、素雅
显得她有气质；露齿的笑容感觉她和蔼
可亲；挺直的背显示她健康；站姿悠闲暗
示她不忧虑。于是得出结论：应该好处。

听小伍讲完，她苦笑了一下，抚摸
着儿子的手，说：“这哪是相对象，分明
是相婆婆呢，看来成不成我还占相当的
比例呢。为了儿子，我也不能服老啊。”

赤日炎炎的仲夏，笔者与
朋友来到南郊的长清万德，目
标——— 齐长城长城岭。

说起齐长城，不论是规模
还是知名度，都远不及后来居
上、雄伟壮观、绵延万里的秦
长城、明长城，所以鲜有人知，
更鲜有人光顾。

据专家考证，齐长城约修
建于春秋年间，一直到战国时
期才最终完工。齐长城源于长
清县孝里镇广里村，直达青岛
市黄岛区东于家河村北入海，
全长618 . 9公里。我们要去的
长城岭，是齐长城的一段。

时近中午，骄阳似火，笔者
一行沿着山间小径前行，汗流浃
背、气喘吁吁翻过了一座座山
头，地势越来越高，树木越来越
少，在刺眼的日光照射下，只见
一座座山峰险峻陡峭，一块块巨
大的岩石如刀劈斧削般耸立。

正行走间，跑在前面的朋
友高喊：齐长城到了。抬头仰
望，只见两座山峰间有一道覆
盖着厚厚荒草呈马鞍形的山
梁。城墙在哪里？狐疑中，笔者
加快脚步，终于登上了山梁。
向南眺望，只见泰山余脉连绵
不绝，直至天际。

“看，这就是齐长城。”朋友
指着脚下。这时，笔者才注意到，
脚下的石头有明显人工堆砌的
痕迹，左右看去，山梁上散乱的
石头连着两侧山峰。随着千年岁
月流逝，风吹雨蚀，这城墙早已
坍塌风化，仅剩下埋在土里的一
堆乱石头。如果没有人提醒，谁
会想到这里曾有一道墙，而且是
一道巍然高耸的城墙。

遥想齐国当年，耗费人力
物力，用时许久修建了这样一
道绵延千余里的国防工程。最
终这列名在春秋五霸、战国七
雄中的堂堂大国，却亡于强
秦，其中教训实在令人深思。

当年齐桓公励精图治，选
贤任能，国富兵强，打着“尊王
攘夷”的旗号，带领齐军北击
山戎，南伐楚国，九合诸侯，成
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有谁
敢打雄踞东方的齐国的主意？
这道城墙恐怕根本没有用处。

到了桓公之后的子孙们，
包括篡位当上齐国国君的田
氏，一个个虽有称霸的野心，却
鲜有称霸的能力。对外战争败

多胜少，甚至被他国攻破国门。
直至被燕国打得一败涂地，元
气大伤，差点亡了国。随着国势
日衰，齐王只好龟缩到城墙内，
得过且过，惟求自保。此时，远
在西方的秦国正野心勃勃欲一
统天下，如狼似虎的大军南征
北讨，攻城略地，短短几年间便
灭了韩、魏、楚、燕、赵诸雄。面
对如此危局，齐国国君鼠目寸
光，完全没有唇亡齿寒、大祸即

将临头的危机感，而是隔岸观
火，坐视诸国的灭亡。直到秦军
兵临城下，齐王大梦初醒，才慌
忙调兵遣将，试图御敌于国门
之外，然为时已晚，在所向无敌
的秦军面前，齐军一触即溃，土
崩瓦解，昏庸的齐王成了阶下
囚。随着齐国的覆亡，秦朝的统
一，这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筑
了几百年的城墙最终成了一堆
废弃之物。

中国是和城墙有不解之
缘的，统一天下的秦王朝修建
了著名的万里长城，之后的历
朝历代也都不遗余力建造着
城墙，留下了堪称世界奇迹的
人类文明奇观。

诚然，作为坚固的防御工
事，城墙自有它的重要性：当攻
守双方势均力敌，高厚的城墙成
了攻方难以逾越的屏障，彼此暂
时相安无事。而一旦这种均衡被
打破：城墙内的王朝励精图治，
国力强盛，威加四海，城墙外便
会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此时，城
墙不过是一道无用的摆设；相
反，当城墙内的王朝腐朽没落，
国力衰竭，苟延残喘之时，异族
便会起觊觎之心，乘虚而入取而
代之。此时，再坚固的城墙也形
同虚设。也正因此，几千年来，长
城沿线一直杀伐不断，烽火不
熄，城头变幻大王旗。古往今来，
就没有攻不破的城墙，齐长城如
此，秦长城、明长城也如此。拥有
城墙的历代王朝没有一个逃脱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命运，真
是“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
秦始皇”。

漫步在长城岭上，脚踏数
千年前齐长城的基石，思绪悠
悠，几度轮回，当年的金戈铁
马、血雨腥风已被岁月的烟尘
磨蚀得无影无踪，此地空余斜
阳草树乱山川。但历史并没有
走远，它离我们很近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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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伍相亲
□彭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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